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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小小

书架新新

笔随随
眼睛多彩多彩

杂俎绿城绿城

“胡闹！”老爷子又是一声。
“你才胡闹哩！”小荔子来劲

了，分别指点几人，“你，老阿公，
你，阿弥公，还有你，柱叔，你们
全都老糊涂了，你们全都苟且偷
生，你们全都忘了天国血仇，小
荔子……”连跺几脚，小脸血紫，

“我瞧不起你们！”
“丫头片子，懂个啥？”申老

爷子低斥一句，厉声吩咐，“躺床
上睡个好觉，明晨早点起来，耽误
老阿公大事体，小心你的屁股！”

“大事体？”葛荔眼珠子连转
几转，变过笑脸，凑上来，语气巴
结，“老阿公，啥大事体嗬？”

申老爷子嘴巴一撇，闭上眼
去。

葛荔看向苍柱，转过来搂住
他的脖子，声音柔软：“柱叔？”

“天国叛逆露头了！”苍柱出
声。

“哪个？”葛荔的眼珠子又转
几转，“天哪，难道会是老七？”

“什么老七？”申老爷子的老
眼一下子睁开，半是嗔怪，“是你
七阿公！记住，他在鲁家，就是茂
升钱庄鲁老板宅上，盯住他！”

“小荔子得令！”葛荔欢快应

过，扑扑扑三声，每人额头各印一
吻，小鸟一般飞进香闺去了。

重重保护之下竟然受刺，丁
大人震怒，责令上海道严查，亲自
将如夫人送往英人办的仁济医院。

丁大人在室外转来转去，焦
急地等待。急救室里却是另一番情
景。洋大夫剪开旗袍，惊讶地发现
不过是皮外伤，那枚飞镖刚巧插在
腋下，被如夫人出于本能反应牢牢
夹住，巨大的冲力及利刃伤的只是
皮肉，血流不少，却无大碍。

“Doctor，”如夫人问道，“is
it serious？（医生，严重吗？）”

“No no no，”洋大夫连连摇
头 ，“nothing serious，madame，
you’re lucky enough，for it hurts
only in the skin.（一点儿也不严
重，夫人，你太幸运了，不过是碰
破一点皮。）”

“Doctor，”如夫人小声央求，
“I’ve something to tell you，only
you.（医生，我想与你谈谈，只你
一人。）”

洋大人摆手，让两个助手退
到旁边侧室，看向如夫人。

“I want the wound to be

much serious. I will thank you and
pay you double fees if you speak
to my husband about the heavy
wound.（我想让这伤势重一些。
如果你对我丈夫讲出这个，我会
非常感谢，并付你双倍费用。）”

“why？（为什么？）”洋大夫急
了。

“I’m too tired，and I want
to have a little rest here.（我太累了，
想在你这里放松一时。）”如夫人给
出个笑，显出一脸疲惫的样子。

“I see.（明白了。）”洋大夫也
笑了，打出OK手势，麻利地将伤
口包扎起来，让助手把她推进一
间豪华病房，将带血的飞镖放进
托盘，端到外面，用生硬的中文对
闻声凑来的丁大人道：“你的夫人
伤情重，要住院治疗，这是飞镖，
请先生收好！”

众人面面相觑。
丁大人的计划

回到府中，丁大人将自己关
进书房，一屁股沉坐于他的紫檀
圈椅里，还没喘过气来，就瞥见堆
在案头的一大摞材料，两道老眉
立时锁成两只弓着身子的蜈蚣。

日、俄为争夺东北三省制权

在中国领地上大打出手，日方胜
出，支持日本的英人趁势照会清
廷，依据《辛丑各国条约》第十一
款之规定，再次要求续签商约，以
期在上海滩及长江沿线商贸战中
获取更多惠权。因涉及南洋，朝
廷派他与英人主谈，不料刚一接
阵，对方就抛出一连串共二十四
款修约议案，且议题之精准，之详

细，之实用，之强势，完全出乎预
料。在他看来，凡是商约，条款都
应模糊才是。显然，英人此番是
有备而来，且肯定听取了伦敦商
会，尤其是香港商会、上海工部局
的具体意见。为应对英方提案，
他紧急召集上海滩各家行帮，尤
其是钱业公会，要求他们尽快拿
出意见，岂料十天之后，他们却拿
出这么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真
正让他心寒。

一堆烦琐的事让丁大人一
宵未眠，翌日早起，正在院中晨
练，襄办进来，待他收功，并足哈
腰禀道：“大人，英使马凯先生又
在催问，如何回复为好？

“我想一宵了，”丁大人闭
眼，转动念珠，“洋人之所以保持
一致，是因为他们不是单个商人，
不是商帮，也不是行会，而是一个
统一的商会。我们之所以一盘散
沙，是因为我们只有商帮，只有行
会，而没有统一的商会。我这就
奏请工部和老佛爷，先立商会，再
与英人谈商约！”

“好是好，”襄办略顿一下，
“只是，英人那儿——”

“先晾他一阵子。”丁大人再

啜一口开水，指指心窝，“告诉
马凯先生，就说本大人昨晚受
惊，心绪不宁，待过些时日压住
惊再说。”

襄办应个喏，转身出去。
丁大人打个哈欠，刚要伸个懒
腰，外面传来脚步声，进来的是
账房车康，抱着几大册子账簿。

“老爷，”车康放下账簿，在书
案上挨排摊开，哈腰禀道，“泰记
上半年的账出齐了，共是十二册！”

丁 大 人 瞟 一 眼 ， 闭 上 眼
睛：“不看了，说个大体吧。”

“从账面上看，不尽如人
意。汉冶萍亏损严重，几个纱厂
业绩下滑，轮船招商局勉强持
平，江南制造局略亏，其他几家也
都业绩平平，只有如夫人掌管的
惠通银行、电报局有较大盈利！”

“纱厂下滑？”丁大人显得很
是吃惊，“这怎么可能呢？纱厂不
是一向盈利的吗？”

“这……”车康面呈难色。
“说！”
“是夫人。去年年底，夫人

把三公子调进去了。三公子的事
体……”车康顿住话头。

丁大人脸色阴起来。这三

公子，吃喝嫖赌俱齐，这又染上烟
瘾，交一拨狐朋狗友，干什么败什
么，偏又最得夫人宠爱，丁大人每
想至此，头大不已。

“老爷，”车康这又接上了，
话中有话，“昨晚的事体，奴才一
想起来就冷汗直冒。没想到如夫
人身手介快，眨眼间就……”

“不讲这事体了，”见车康一
直在褒扬如夫人，丁大人打断他，

“士杰可在？”
张士杰是惠通银行上海分

行总理，也是丁大人极为器重的
金融大才。车康立马出去，使人
召到士杰。

“士杰，”丁大人转动佛珠，
开门见山，“这召你来，是想听听
钱业事体。昨天我到钱业公所，
感觉有所变化了呢。”

“老爷讲的是，”士杰拱手应
道，“钱业一直在变，但总体格局
仍无大动，值得一提的是，茂升号
异军突起，跃居第四名。如果不出
差错，年底或可名列第三，直追润
丰源和善义源！”

“茂升号？”丁大人
的 佛 珠 停 转 ， 眼 睛 略
睁，“老板可是姓鲁？” 2

连连 载载

左祖右庙的观念、文左武右的仪制，结婚照、
全家福，乃至出席某些重要场合往往男在左，女
在右。可见，左右不但可以表示方位（左边右侧，
江左山右等），还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五运历年记》认为，中华民族的日月之神由
盘古氏双眼（日左眼，月右眼）所化，日神伏羲在
左，左手持矩；月神女娲居右，右手拿规。规和矩
既是生产工具又是社会秩序的象征。男左女右
的说法也由此而来。

古代帝王是至尊，背北面南而坐，左侧即东
边，因古人以东为尊，相应地左也就高贵起来。
与此相仿，过去民宅都依此例而建，北房俗称堂
屋、主房，因祖宗牌位设于正中而地位最高，所以
开间、进深、高度等在尺度上都大于其他房间。
一般而言，房间坐北朝南，大都东西长南北窄，故
室内最尊的座次是坐西面东（帝王之左）。

古代官制在不同时代，或以左为尊，或以右
为尊。《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以相如功大，拜为上
卿，位在廉颇之右。”以及《汉文帝纪》“右贤左戚”
都是以右为尊。郑玄对《汉书》“吾极知其左迁”
作注云“是时尊左卑右”由“是时”可推知，当时尊
左而郑玄生活的年代就已经尊右了。值得一提
的是，贬官称“左迁”升官称“右迁”。车骑中，则
以左为尊。空着左边的位置以待宾客称“虚左”
如《魏公子列传》“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后
生”。

古代哲学家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有大小、
高低、上下、长短、左右之分，大、上、高、长、左为
阳，反之为阴。男刚强暴躁属阳居左，女性温柔
和属阴位右。“男左女右”在中医理论（望、闻、问、
切）上，指的是男女生理上的差异，在中医诊脉
中，男子取气分脉于左手，女子取血分脉于右手，
就连小孩儿患病观察手纹，也取男左女右。

近代常用“左倾”，“右倾”表示革命中的态
度。左倾往往含有冒险意义，右倾却有保守意味，
可以说左和右不再具有尊卑意义，仅作为语素存
在了。

刘辉山、古远兴十几岁时在家乡江西参加革
命，后成为保卫中央首长的警卫战士。他们跟随
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九死一生到达延安，护卫毛
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转战陕北，挺进北京，参与
组建中央公安纵队第二师，保卫政治协商会议和
开国大典。“文革”期间，他们继续警卫受冲击的
军委首长，并奉命执行特殊任务。他们见证了新
中国诞生的艰苦卓绝历程和人民领袖纵横帷幄
的风采。

整理者刘新民、古伍延、古永江为二人的子女。

午后在广场上散步，冬日的阳光
灿烂，晒在身上暖意洋洋，突然旁边的
林子里传出“唧唧唧——”的鸟鸣声。
抬头看看，周围的树木落光了叶子，树
枝瘦骨嶙峋，哪来的鸟儿？仔细聆听，
的确是鸟的声音，清脆高亢，宛转悠
扬，并非幻觉。于是专注去听，好奇地
想知道它是何属种？还没听出个名
堂，叫声没有了。

继续往前走，猜想它可能是飞走
了，说不定一会儿还要回来，期待再听
到它的声音。冬天里还真难得听闻几
声鸟鸣。眼前这片小树林，槐树、榆
树、银杏，树梢上光秃的铁色枝丫如虬
髯一般，把天空划分成无数小块，看不
见什么鸟儿，赶紧收回目光，心想也许
是过路的鸟，说不定早已飞出去好几
里地了。

正要转身离开，“唧唧唧——”鸣
叫声又从林子里传来。带着喜意，我
赶紧趋前，听辨声音出处，想见见这耐
寒的鸟儿。目光循声而去却还是连一
片鸟的羽毛也未见到，仍是枯枝败叶
在寒风中摇荡。“唧唧唧——”叫声在
持续，仔细瞧了一会儿，还是只闻其声
不见其踪。心里突发奇想，这是在与
我捉迷藏吧？

穿过几棵大树，在树林里猫了腰，
放轻脚步，以免踩碎枯枝惊动了它。

“唧唧唧——”听声儿更近了，似乎就
在头顶。以手扶定树身，仰目搜寻，关
注一个个枝头，检视一条条树枝，定睛
一团团疑影……仍是只闻其声不见其
形，真是奇怪。“唧唧唧——”鸣叫声
清脆悦耳，听上去像在窃喜偷笑，似是
笑我蠢笨。

好吧，不让我见就算了。转身离
开，走到树林南头，刚要迈步走上公路，
踩断了一截枯枝，“啪——”的一声脆
响，像燃放了一支新年的爆竹，竟把自
己吓了一跳。接着听到头顶枝叶间传
出“扑簌簌”的声音，有鸟飞走。赶紧循
声望去，一群鸟儿落在不远的枝头。

我悄悄跟了过去，只见公路两侧
的行道女贞树，没有落叶，绿绿森森，
满树的黑色果实，一嘟噜一嘟噜，有鸟
儿正在进食这难得的佳肴。那鸟比麻
雀体型略大，鸣叫声音清脆，婉转多
变，额至头顶黑色，两眼上方至后枕白
色，形成一白色枕环，腹白色具黄绿色
纵纹，甚是漂亮。哦，原来是白头鹎。

白头鹎是雀形目鹎科的小型鸟
类，性活泼，常呈3~5只至10多只的小
群于果树上活动。有时从栖处飞行捕
食，多活动于丘陵或平原的树本灌丛
中，也见于针叶林里。性活泼、不甚畏
人。常在树枝间跳跃，或飞翔于相邻
树木间，一般不做长距离飞行。杂食
性，既食动物性食物，也吃植物性食
物，是农林益鸟之一，值得保护。

郑板桥说得好：“欲养鸟莫如多种
树，使绕屋数百株，扶疏茂密，为鸟国
鸟家。”这正是他的“天地笼鸟观”。眼
前的景象就像一具开放式的鸟笼，林
林总总的树木，为鸟类提供了生存的
条件，鲜有人打扰它们的生活，这是鸟
儿的福气，也为人类增添一分快乐。

为我中考的事，爸爸妈妈一早就交上火了，
一个骂没本事，一个骂疯子，吵闹声震得窗玻璃
一颤一颤的……

我赶紧藏进爷爷奶奶的屋子。
爷爷趁机关门打坐。
每回爸爸妈妈吵架，爷爷都关门打坐，也不

劝架。奶奶倒是掀门溜了，每回溜时，都翻爷爷
一个白眼，嘟哝道：“一个丑样！”

我摇着爷爷说：“爷爷，劝劝吧，他们干吗动
不动就吵啊。”

爷爷捋着胡须，问我：“你爸是谁的儿子呢？”
“是您的儿子呀！”爷爷将我问糊涂了。
“这就对了。”爷爷露出一丝讪笑。
我纳闷儿道：“对什么呀？”
爷爷说：“说明他是句家的种！”

“爷爷，这是哪跟哪啊？”
“爷爷奶奶也吵吧？”
“吵啊。不过没爸爸妈妈这样天翻地覆！”
“这就对了。”爷爷得意地说，“告诉你啊，爷

爷奶奶年轻的时候比你爸爸妈妈吵得还厉害
呢！如今老了，吵不动了。”

“干吗要刀枪相见，难道心平气和不好吗？
不吵会死吗？”

“这就对了。你堂爷爷，不吵吧，凡事忍吧，
郁闷死了吧！你大姑，不吵吧，离了吧！邻楼那
阿姨，不吵吧，跳楼了吧……你想，吵都吵不起
来，生活还有啥味？”

我疑惑地看着一脸诡秘的爷爷，冒出一句大
不敬的话：“爷爷，你是一个大坏蛋！”

爷爷拨弄着胡须，笑问我：“你爸爸妈妈为啥
吵？”

“他们为我中考的事吵，担心过不了分数
线。”

“这就对了。吵，说明彼此在乎。为你吵，说

明他们在乎你！知足吧，小子。”
“我不明白。一位作家叔叔说得好，两个人

吵架，就像两棵树互掐，你不让我长高，我就折断
你。”

“错！小子。你看我和你奶奶，吵了一辈子，
七老八十了，仍旧活蹦乱跳的。看看小区的爷爷
奶奶，有几个老伴还健在，一个走了，另一个也就
快了。那就是吵不起来的下场。”

我不解地看着一脸坏笑的爷爷，恍然大悟
道：“我终于明白了，我爸是遗传了您！”

爷爷梳理着胡须，笑道：“这就对了。”
我双眼冒出了火苗，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在爷爷眼里，一定是可笑极了。
爷爷将我揽入怀中，抚摸着我的头发，自言

自语道：“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吵不自在。你
还小，啥都不懂。”

正说着，只听门外乒乒乓乓地摔起了东西，
爸爸妈妈由“文攻”变成了“武斗”……我无助地
看着爷爷。

只见爷爷捋着胡须，闭着双眼，喃喃道：“旧
的不去，新的不来。有火憋在心里，早晚得憋出
病来。这就对了！”

“爷爷，您还幸灾乐祸？”
“嘘——”爷爷忙堵住我的嘴，说，“马上就停

战了。”
果真，门外没了动静。

爷爷小声说：“该打扫战场了。”
爷爷真是个预言家，我透过门缝往外看，只

见爸爸弯腰捡东西，妈妈打扫着地上的碎碗……
目睹爸爸妈妈打扫着战场，相视而笑。忽而

雨天，忽而晴天，我就真的不明白了，大人咋这样
呢？搞不懂。

我问爷爷。
爷爷卖起了关子，说：“等你奶奶回来，你问

她吧。”
一家人总算回到平静当中，奶奶踩着点回来

了。
我悄悄问奶奶：“奶奶，大人干吗喜欢吵呢？

比如你和爷爷、爸爸和妈妈，咋就不能心平气和
地过日子呢？”

奶奶惊讶地看着我，回过神来，手一挥：“去
去去，小屁孩，赶紧复习去，争取中考考个好成
绩！”

爷爷接过话：“这就对了。复习才是当务之
急。”

我又求爷爷回答。
爷爷指指阳台上那盆玫瑰花，说：“你敢握住

花枝么？”
我一把握住玫瑰花枝，“啊！”刺得甩手叫疼。
奶奶嗔着爷爷，为我吹着刺红的手心。
爷爷笑道：“这就对了。就是这个理。刺，专

刺靠近的人，靠得越近，刺得越痛。明白了吧？”
我摇摇头，说：“那么两个相邻的国家呢？也

是这样吗？”
没料，爷爷一把搂住我，一张大手在我头上

欣喜地奔跑着，说：“这就对了！肯动脑子了。国
家跟人一样，靠得越近，越容易受伤，不过，经常
吵一吵，会更好。”

我看着刺红的手心，隐约感觉到了爸爸妈妈
吵时的痛。

秋天在北京赏红叶已不能满足游兴，顿生远
走旷野的愿望，遂有西北之行。同去的有唐君夫
妇、谢君夫妇，三家同游，边看风景边叙友情，自
有一番乐趣。

我们乘坐的旅游专列，经过一天一夜的奔驰，
到达第一站——宁夏沙坡头景区。下榻在中卫市
一家新建的宾馆里。新的被褥，齐全的设施，可口
的饭菜，热情的服务，使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当我问到刚刚去世的张贤亮时，服务员说：“我们
宁夏就这样一个名人，他为我们做了许多好事，却
早早地走了。”看她那难过的样子，我也不免伤感
起来。尽人所知的，张贤亮一手创办的镇北堡西
部影城，每天的门票收入在60万之上，天天游客
如织，排长队也不一定能买到当天的门票。

沙坡头，是全国独一无二很有特色的景区，偌
大的景区里，有丰富的造型各异的沙丘、汽车旅
馆，供你欣赏玩味，又有宽阔的黄河水面任你漂
流，一排排的羊皮筏子，整齐地排列在岸边供你挑
选……这一沙一水的自然景地让我依依不舍。

列车继续西行，那辽阔无边的大地在眼前掠
过。在连绵起伏的戈壁滩上，一排排高压线铁
塔，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这时唐君、谢君拿起
摄像机、照相机，摁动快门，连连拍摄。我理解他
们的这种感情，唐、谢二君都是终身从事高压输
变电工程建设人员，曾在祖国各地架设过无数的
高压线铁塔，这些铁塔都是他们辛勤劳动、流血
流汗的结晶啊！

列车穿过戈壁滩，换乘大巴，翻过海拔近
4000米的祁连山，终于看到了我向往已久的青海
湖。那开阔的湖面，水天一色，瓦蓝瓦蓝的白云
在头顶上静静地飘，润泽的空气滋润着心田，令
我心旷神怡。坐在湖岸边，贪婪地欣赏着蓝色静
美的水面和身边那红花绿草，不由得想起了电影
界的名人秦怡。92岁的秦怡在 4月份也来到了
青海湖，为她担任编剧的电影《青海湖畔》拍外
景。作为一位表演艺术家，怎么会想起写剧本
呢？用她的话说，就是想拍一部美丽的电影。我
想，不久人们就会在银幕上看到美丽的青海湖了。

离开青海湖，又一次翻山越岭的长途跋涉，
来到古老而又繁华的张掖。再往西行就是王维
诗中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之
地了，他说的故人一是亲友，二是描写无人烟了，
然而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却有一座世界闻名的
藏有无数珍贵石窟的敦煌，中外游人纷至沓来，
如今盛况空前，再游敦煌就要预先登记了。夜宿
张掖，次日到达武威。武威是天马的故乡，也是
马文化的发祥地。李白曾经这样形容天马：“鸡
鸣刷燕晡秣越，神行电迈蹑恍惚。”但“天马”究竟
什么样呢？我有武威雷台看到了 1969年 9月出
土的铜奔马，果然如当时郭沫若称赞的“无论从
艺术构思的巧妙、工艺技术水平的高超，还是从
结构力学的角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是
我们民族的骄傲。”并取名为“马踏飞燕”。2002
年“马踏飞燕”仿制品被作为国礼赠送给来华访

问的美国总统布什，名声风靡全球。随着我国旅
游事业的飞速发展，“马踏飞燕”被定为中国旅游
标志。我热爱旅游事业，多年以来身穿印有“马
踏飞燕”标志的背心，对这匹飞马情有独钟，对雷
台这块飞马的出土地恋恋不舍，临别时我“牵走”
了三匹“马踏飞燕”。

西行最后一个景点是天水。金张掖，银武
威，金银不换是天水，她不但人口众多，而且风土
人情淳厚，物产丰富。天水城西的伏羲庙是目前
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祭奠胜地。人文始
祖伏羲是三皇之首，诞生于天水。伏羲在天水三
阳川的卦台上，仰观日月星辰的变幻，俯察山川
万物的法则，而创画了八卦，即天、地、风、雷、水、
火、山、泽。从此天地万物在人的眼里有了较为
明确的意义。

中国四大石窟天水有其一，这就是麦积山，
现存各类塑像7200余身，壁画1300多万平方米，
享有东方雕塑陈列馆美誉。30年前，我第一次来
到麦积山，还是姑娘的王继月为我导游，生动的
讲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高中毕业，不
去考大学，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一辈子都离
不开麦积山。”30多年后的今天，我又一次来到了
麦积山，自然想起了当年的导游王继月，当地人
告诉我，她没有离开麦积山一步，三年前病逝了，
儿子继承了她的事业。我沉默良久，暗暗地称赞
道：麦积山窟今犹在，不见当年王继月，子承母业
做导游，人生贵在有追求。

玉门古渡秋，大河泛轻舟。
长天鸣归雁，秋水凫沙鸥。
邙岭列翠屏，金滩一望收。
稻菽涌金浪，芦花飞不休。
清风开襟怀，渔歌解烦忧。
世人羡鸥鹭，机巧尽可丢。

桂林春色（国画） 刘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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